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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皇
集
團
創
辦
人
楊
受
成
今
年
五
月
推
出
自
傳
︽
爭

氣
︾，
由
陶
傑
執
筆
，
短
短
個
多
月
，
銷
量
破
三
萬
冊
，
迅

即
成
為
暢
銷
書
。
書
中
楊
受
成
的
信
念
是
：
男
人
上
進
的

動
力
來
自
錢
銀
及
女
人
，
女
人
上
進
的
動
力
來
自
貪
慕
虛

榮
，
但
要
取
之
有
道
。
他
如
何
鼓
勵
旗
下
藝
人
貪
慕
虛

榮
？
效
果
如
何
？
他
為
何
忽
然
要
寫
自
傳
？

楊
受
成
原
來
早
在
四
、
五
年
前
已
經
想
出
自
傳
：
﹁
陶
傑
說

他
沒
有
時
間
故
拒
絕
了
我
。
我
隔
一
段
時
間
問
他
，
他
仍
是
以

忙
來
推
辭
，
直
至
兩
年
多
前
，
我
又
再
問
他
，
他
說
有
時
間

了
，
但
有
條
件
，
就
是
可
以
審
稿
但
不
能
改
稿
。
我
要
講
事

實
，
就
連
負
面
事
件
也
要
照
講
，
他
會
照
寫
，
其
實
這
亦
是
我

的
原
意
，
自
傳
寫
我
最
真
的
一
面
。
﹂

︽
爭
氣
︾
推
出
後
，
反
應
十
分
好
，
不
單
銷
量
好
，
﹁
很
多

朋
友
打
電
話
給
我
，
要
我
簽
一
本
給
他
們
的
子
女
，
讓
他
們
學

習
如
何
在
逆
境
中
奮
鬥
、
爭
氣
。
﹂

楊
受
成
說
：
﹁
是
環
境
教
識
我
要
爭
氣
，
小
時
候
我
們
家
很

窮
，
經
常
債
主
臨
門
，
雖
是
鐘
錶
店
小
開
，
卻
受
盡
欺
凌
，
只

是
表
面
風
光
。
我
跟
自
己
說
，
做
人
一
定
要
爭
氣
，
抱

這
個

座
右
銘
，
我
從
沒
想
過
放
棄
。
﹂

所
以
入
過
獄
，
生
意
給
銀
行
接
管
，
由
大
老
闆
變
成
打
工

仔
，
由
大
富
豪
變
成
一
無
所
有
，
都
難
不
到
楊
受
成
。
經
過
一

輪
奮
鬥
後
，
他
業
務
範
圍
遍
布
地
產
、
娛
樂
、
鐘
錶
珠
寶
、
酒

店
、
金
融
、
傢
俬
產
品
及
餐
飲
業
，
建
立
了
英
皇
王
國
，
更
擁

有
私
人
飛
機
。

他
不
諱
言
鼓
勵
旗
下
藝
人
貪
慕
虛
榮
：
﹁
有
誰
不
愛
住
豪
宅

駕
名
車
，
貪
慕
虛
榮
是
推
動
力
，
最
重
要
是
取
之
有
道
，
譬
如

容
祖
兒
、
蔡
卓
妍
、
謝
霆
鋒
，
我
都
鼓
勵
他
們
買
樓
，
為
將
來

做
好
打
算
。
他
們
個
個
都
持
有
不
少
物
業
，
全
是
富
婆
富
翁
。
﹂

何
以
楊
受
成
忽
然
要
寫
自
傳
，
他
說
：
﹁
因
為
近
年
記
憶
力
大
不
如
前
，

而
我
的
媽
媽
，
我
最
有
力
的
證
人
已
經
過
了
身
，
好
朋
友
亦
一
個
一
個
的
離

世
，
他
們
都
是
見
證
我
高
低
的
人
。
如
果
我
今
天
不
把
我
記
得
的
回
憶
寫
下

來
，
我
怕
我
會
忘
記
了
，
又
加
上
今
年
是
英
皇
集
團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
故
我

決
定
出
自
傳
作
紀
念
。

楊
受
成
的
︽
爭
氣
︾
除
刻
畫
他
個
人
的
高
低
起
跌
，
亦
記
錄
了
香
港
經

濟
、
民
心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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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兆
貴

楊受成叫藝人貪慕虛榮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同
里
退
思
園
雖
小
猶
大
，
設
計
極
盡
巧
思
之
妙
。

退
思
園
正
廳
兩
側
原
有
﹁
欽
賜
內
閣
學
士
﹂、
﹁
鳳

潁
六
泗
兵
備
道
﹂、
﹁
肅
靜
﹂、
﹁
迴
避
﹂
四
塊
執
事

牌
，
重
門
洞
開
，
莊
重
肅
穆
，
令
人
望
而
生
畏
。

內
宅
建
有
十
樓
十
底
南
北
兩
幢
樓
，
以
園
主
字
號

名
為
畹
薌
樓
，
是
園
主
與
家
眷
起
居
之
處
。
樓
與
樓
之
間

由
﹁
走
馬
樓
﹂
迴
廊
貫
通
，
南
北
一
式
落
地
長
窗
，
五
樓

屋
底
掛
落
欄
檻
，
簷
廊
相
接
，
典
雅
敞
明
。

複
廊
東
西
兩
側
各
設
樓
梯
，
雨
天
不
必
走
水
路
，
晴
天

又
可
遮
陽
，
又
為
主
僕
上
下
時
避
讓
，
三
全
其
美
。
畹
薌

樓
下
另
設
下
房
數
間
，
供
侍
者
居
用
。

內
宅
為
園
主
居
住
及
藏
寶
重
地
，
因
此
內
宅
兩
側
石
庫

門
均
用
清
水
方
磚
砌
成
，
以
防
火
防
盜
。
磚
木
結
構
的
封

火
門
，
據
說
在
同
里
的
明
清
建
築
中
，
僅
此
兩
扇
尚
屬
原

物
，
其
餘
都
為
近
世
複
製
。

中
庭
是
西
宅
到
東
園
的
過
渡
。
寄
眼
庭
園
中
，
如
蓋
的

樟
葉
，
飄
香
的
古
蘭
，
清
雅
幽
邃
，
俗
慮
盡
滌
，
恍
入
清

涼
世
界
。

庭
中
安
置
一
艘
旱
船
，
前
艙
八
扇
長
窗
如
錦
屏
障
目
，

隔
而
不
斷
；
船
頭
面
對
﹁
雲
煙
鎖
鑰
﹂
月
洞
門
，
船
身
相

接
漏
窗
暗
廊
，
隱
去
船
尾
，
儼
然
一
艘
待
航
的
客
船
。

旱
船
又
與
南
北
兩
側
的
坐
春
望
月
樓
、
攬
勝
閣
、
迎
賓

居
、
歲
寒
居
等
廳
樓
建
築
相
形
錯
落
，
倍
添
美
感
。

江
南
古
典
園
林
中
，
石
船
、
石
舫
極
其
多
見
，
從
中
也

可
窺
見
水
鄉
人
家
對
水
、
對
船
的
一
縷
依
戀
情
結
。
登
上

坐
春
望
月
樓
可
四
季
望
月
，
吟
詩
酬
唱
，
也
可
樓
前
踏

月
，
靜
賞
花
木
。
樓
之
東
側
一
隅
為
攬
勝
閣
。
攬
勝
閣
是
一
座
不
規

則
五
角
行
樓
閣
，
與
坐
春
望
月
樓
相
通
。
此
樓
設
計
因
地
制
宜
，
居

高
臨
下
，
可
一
覽
東
園
佳
境
，
這
在
江
南
宅
第
園
林
中
獨
樹
一
幟
。

攬
勝
閣
使
賓
客
中
的
女
眷
，
雖
足
不
出
戶
，
仍
可
飽
飫
園
中
景
色
。

與
坐
春
望
月
樓
相
對
的
有
迎
賓
居
、
歲
寒
居
，
園
主
當
年
曾
於
此

以
文
會
友
，
陶
冶
性
情
。
歲
寒
居
停
，
宜
於
冬
日
賞
景
，
風
雪
之

時
，
約
同
三
五
好
友
，
圍
爐
品
茗
，
透
視
居
室
花
窗
，
隱
現
瀟
灑
清

幽
的
臘
梅
，
挺
拔
堅
毅
的
蒼
松
，
清
骨
神
秀
的
翠
竹
，
渾
然
天
成
一

幅
﹁
歲
寒
三
友
圖
﹂。
從
中
賓
客
亦
能
領
略
雪
壓
青
松
之
韻
，
傾
聽
翠

竹
敲
窗
之
音
，
靜
中
帶
動
，
聲
情
兼
輝
。

歲
寒
居
正
背
退
閒
小
築
與
雲
煙
鎖
鑰
月
，
之
間
有
洞
門
引
遊
人
從

中
入
東
園
賞
景
。
﹁
退
閒
小
築
﹂
四
字
為
同
里
書
畫
家
徐
穆
如
所

題
，
月
洞
門
上
﹁
雲
煙
鎖
鑰
﹂
四
字
雖
已
見
模
糊
，
但
月
洞
門
內
卻

別
有
一
番
幽
麗
的
天
地
。

由
曲
廊
往
南
是
鬧
紅
一
舸
。
退
思
園
中
，
鬧
紅
一
舸
最
富
藝
術
動

感
，
舸
不
過
是
石
舫
而
已
。
由
於
石
舸
突
兀
屹
立
池
中
，
風
吹
不

動
，
浪
打
不
晃
，
佇
立
船
頭
，
大
有
小
舟
盪
湖
之
感
。

舸
由
湖
石
托
出
，
半
浸
碧
水
，
水
流
漩
越
湖
石
孔
竅
，
潺
潺
之
聲

不
絕
耳
畔
。
舷
側
水
面
，
行
雲
倒
影
浮
漾
，
恍
若
舟
已
啟
航
，
欲
退

而
進
之
心
，
昭
然
若
揭
。
石
舸
之
四
周
，
原
培
植
了
荷
花
及
菇
蒲
，

夏
秋
季
節
，
清
風
徐
徐
，
綠
雲
悠
悠
。
荷
池
中
遊
魚
如
梭
，
歷
歷
可

數
！退

思
草
堂
古
樸
素
雅
，
氣
派
穩
重
，
點
明
了
園
之
主
題
。
堂
之
北

點
綴
建
築
小
品
，
堂
之
南
的
露
台
下
臨
荷
池
，
佇
立
露
台
俯
瞰
全
園

風
物
，
盡
收
眼
簾
。

沿
曲
徑
南
行
，
至
菇
雨
生
涼
軒
。
此
軒
又
稱
一
絕
，
軒
底
原
有
三

條
水
道
，
荷
池
碧
水
迴
圈
其
間
，
故
軒
內
陰
濕
涼
爽
，
每
逢
炎
夏
毒

陽
，
置
身
其
中
，
剖
瓜
賞
荷
，
溽
暑
盡
消
。

自
菇
雨
生
涼
軒
穿
過
假
山
洞
，
沿
石
級
盤
旋
而
上
，
跫
到
堪
稱
江

南
園
林
一
絕
的
天
橋
，
視
簾
豁
然
開
朗
。

天
橋
，
上
為
橋
，
下
為
廊
，
模
似
阿
房
宮
複
道
。
橫
空
出
世
，
飛

越
山
巔
，
連
接
菇
雨
生
涼
軒
，
與
辛
台
為
一
體
。
天
橋
前
後
貫
通
，

八
面
來
風
，
炎
熱
酷
暑
時
，
到
這
裡
消
暑
納
涼
，
令
人
氣
爽
神
清
，

正
是
人
間
勝
地
！

︵︽
同
里
的
躑
躅
︾
之
三
︶

江南一絕——鬧紅一舸
彥　火

琴台
客聚

奧
運
賽
場
，
韓
國
花
劍
女
選
手
在
對
賽

高
潮
之
時
，
裁
判
哨
子
一
響
，
她
立
即
停

止
攻
守
，
但
對
手
不
猝
停
繼
續
衝
刺
下

去
，
果
然
就
多
了
此
致
命
一
刺
而
判
對
手

得
勝
。
這
十
分
之
一
秒
內
刺
和
停
成
了
冤

獄
，
韓
國
女
劍
手
盡
了
四
年
苦
練
之
努
力
，
背

負
國
家
團
體
和
個
人
榮
辱
就
在
這
十
分
之
一
秒

之
間
因
極
有
問
題
之
判
決
而
頓
然
失
去
。
女
劍

手
之
敗
冤
哉
枉
也
，
而
坐
在
地
上
狂
哭
，
真
是

令
我
們
看
者
心
中
亦
氣
屈
難
申
。
但
體
育
競
賽

之
事
，
如
果
裁
判
不
是
徇
私
，
那
麼
失
覺
錯
判

之
事
，
賽
員
在
此
夾
縫
中
也
只
能
嘆
一
命
二
運

三
風
水
，
縱
有
心
中
不
忿
也
無
可
奈
何
。

因
此
今
屆
我
國
出
色
泳
手
孫
楊
，
在
結
幕
戰

個
人
四
式
之
決
賽
時
，
哨
子
未
正
式
響
起
，
他

便
先
跳
下
水
，
後
來
正
式
再
賽
，
他
拿
了
冠
軍

金
牌
後
，
站
在
水
面
狂
哭
，
也
是
同
一
樣
之
感

情
釋
放
。
因
為
他
錯
聽
號
令
先
行
下
水
後
，
以
為
會
被
取

消
資
格
。
後
來
再
拚
而
得
金
牌
，
四
年
努
力
並
無
白
費
，

此
時
真
的
是
喜
極
而
泣
。
和
那
位
韓
國
女
劍
手
坐
在
地
上

狂
哭
同
出
一
心
境
、
孫
楊
是
好
運
，
也
可
說
是
咱
們
祖
國

國
運
昌
隆
，
韓
國
女
劍
客
則
是
命
舛
也
運
滯
，
運
動
場
上

之
成
敗
往
往
就
在
此
十
分
之
一
秒
之
判
斷
。
記
得
一
九
五

九
年
中
國
第
一
屆
全
運
會
，
在
下
是
廣
東
青
年
隊
守
門

員
，
初
賽
區
在
河
南
鄭
州
，
關
鍵
之
分
區
出
線
賽
尾
場
廣

東
對
湖
北
，
賽
和
要
互
射
十
二
碼
，
四
比
四
時
湖
北
隊
射

最
後
一
球
，
俺
這
守
門
員
可
謂
任
務
重
大
。
對
方
由
隊
長

操
刀
，
阿
杜
出
蠱
惑
用
心
理
戰
術
，
對
方
在
點
球
位
置
擺

球
時
本
人
眼
定
定
老
是
對

他
笑
，
他
頗
疑
惑
的
望

本

人
，
腳
步
窒
窒
時
腳
下
下
意
識
地
一
踢
，
把
球
踢
向
我
懷

中
，
本
人
雙
手
抱
實
把
球
門
守
實
。
全
場
掌
聲
雷
動
。
廣

東
隊
就
此
入
了
全
國
十
六
名
決
賽
，
可
以
十
月
上
北
京
總

決
賽
，
對
方
則
因
為
隊
長
迷
迷
糊
糊
腳
一
動
把
球
踢
給
對

手
守
門
員
，
事
後
他
們
提
強
烈
投
訴
，
說
我
們
出
怪
術
，

但
投
訴
果
然
無
效
，
本
人
亦
由
此
在
廣
東
足
球
史
上
算
是

名
留
青
史
。
十
分
一
秒
間
作
其
神
秘
微
笑
，
也
贏
來
有
份

入
京
決
賽
。
十
一
大
巡
行
時
亦
有
幸
排
在
卅
幾
排
後
步
行

過
天
安
門
，
遙
遙
看
見
城
樓
上
揮
手
的
毛
主
席
，
熱
血
沸

騰
回
廣
州
作
過
十
次
以
上
之
公
開
演
講
，
這
就
是
本
人
半

世
紀
前
的
一
場
少
年
運
動
員
之
夢
了
。

十分一秒
阿　杜

杜亦
有道

你
最
珍
貴
的
回
憶
是
甚
麼
？

最
近
在
讀
一
本
英
文
小
說
，
其
故
事
發
生

的
地
點
，
就
是
一
個
由
回
憶
所
形
成
的
世

界
：
人
死
後
，
只
要
還
有
人
記
得
他/

她
，
其

人
便
會
在
這
個
奇
幻
的
國
度
中
繼
續
生
存
。

雖
然
我
個
人
不
大
喜
歡
作
者
後
來
將
這
本
小
說
發

展
為
一
本
探
討
社
會
問
題
的
作
品
，
但
我
還
是
非

常
喜
歡
這
個
﹁
因
思
念
而
生
存
﹂
的
想
法
，
因
為

它
發
揮

一
種
讓
人
將
悲
痛
化
為
浪
漫
的
情
懷
，

令
離
別
變
得
沒
那
麼
痛
苦
，
而
且
，
它
更
令
我
想

起
一
套
多
年
非
常
喜
歡
的
日
本
電
影
：
︽
下
一

站
，
天
國
︾。

若
要
與
一
般
商
業
電
影
相
比
，
︽
下
一
站
︾
可

謂
一
套
非
常
沉
悶
的
作
品
，
因
為
全
片
幾
乎
只
是

一
個
又
一
個
人
物
，
對

鏡
頭
去
訴
說
他
們
生
前

的
回
憶
，
但
它
卻
有

真
實
及
細
膩
的
情
懷
：
與

剛
才
所
談
及
的
小
說
一
樣
，
這
部
電
影
的
世
界
設

定
於
在
人
的
死
亡
之
後
，
不
過
這
國
度
並
非
因
人
的
思
念
而

生
，
而
是
一
個
讓
逝
者
逗
留
一
周
的
中
途
站
。
他
們
必
須
在

此
篩
選
出
一
段
生
前
最
難
忘
的
回
憶
，
再
由
工
作
人
員
將
之

製
成
影
片
，
好
讓
逝
者
能
好
好
重
溫
，
然
後
再
牢
牢
地
把
它

帶
進
天
國
。

我
想
，
大
部
分
觀
眾
也
跟
天
命
一
樣
，
在
欣
賞
完
這
部
電

影
後
，
內
心
定
會
開
始
不
斷
搜
尋
自
己
最
難
忘
的
回
憶
，
兼

且
因
為
美
好
的
事
情
實
在
太
多
了
，
最
後
始
終
猶
豫
不
決
，

不
知
應
把
那
個
回
憶
帶
走
。
其
實
正
因
為
大
家
也
會
經
歷
這

個
思
考
的
過
程
，
這
部
電
影
已
經
值
回
票
價
：
那
刻
我
們
突

然
會
發
現
，
原
來
在
自
己
的
一
生
中
，
曾
經
發
生
了
那
麼
多

刻
骨
銘
心
的
事
情
，
雖
然
全
都
已
經
不
再
擁
有
，
但
能
曾
經

經
歷
，
已
是
一
種
最
大
的
幸
福
。

你
有
珍
惜
過
自
己
的
回
憶
嗎
？
你
有
想
過
回
憶
仍
是
我
們

生
命
中
少
數
獨
一
無
二
的
個
人
寶
物
嗎
？
我
記
得
曾
有
一
本

關
於
記
憶
的
書
寫
過
，
現
代
人
愈
來
愈
少
人
情
味
，
愈
來
愈

利
己
，
就
是
因
我
們
已
太
習
慣
借
用
各
種
儀
器
去
代
替
各
種

記
憶
，
令
身
心
減
少
感
受
各
種
充
滿
情
愛
或
悲
喜
的
震
動
。

記憶的意義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酒
泉
的
傳
說
早
就
聽

聞
。
是
霍
去
病
大
敗
匈
奴

之
後
，
在
這
裡
歇
息
，
漢

武
帝
賜
與
御
酒
，
但
兵
士

那
麼
多
，
霍
去
病
怎
能
獨

享
，
便
把
御
賜
的
酒
倒
進
河

裡
，
大
家
共
飲
。
這
就
是
酒
泉

地
名
的
由
來
，
有
壯
士
的
豪

情
，
有
共
飲
的
歡
樂
。

第
一
次
從
甘
肅
乘
搭
飛
機
前

往
敦
煌
時
，
當
地
人
就
說
，
應

該
乘
車
而
來
，
因
為
沿
途
經
過

酒
泉
等
地
，
才
能
體
會
甘
肅
的

黃
沙
萬
里
，
嚐
到
甘
甜
的
瓜

果
。
結
果
是
二
訪
敦
煌
時
，
也

只
是
乘
坐
飛
機
抵
達
嘉
峪
關
，

依
然
錯
過
了
酒
泉
這
座
豪
情
歡

樂
的
城
市
。

唯
一
的
補
償
，
就
是
在
敦
煌

喝
到
甘
肅
名
酒
，
名
字
中
有
漢

武
御
三
個
字
的
﹁
醴
泉
﹂，
而
且
是
十
八
年

的
窖
藏
。
何
況
更
不
必
倒
在
河
中
，
飲
那
雖

然
充
滿
歡
欣
的
淡
酒
。
因
為
那
是
五
十
二
度

的
白
酒
，
香
醇
無
比
。

喝

﹁
醴
泉
﹂，
想
起
的
是
青
年
時
代
訪

問
金
門
時
，
在
山
洞
裡
飲
用
金
防
司
令
特
別

開
給
我
們
喝
的
金
門
高
粱
中
的
二
鍋
頭
。
那

酒
，
和
﹁
醴
泉
﹂
一
樣
，
入
口
覺

熱
氣
，

但
一
到
喉
嚨
時
，
卻
是
冷
冽
沁
涼
的
感
受
，

然
後
酒
就
順
喉
而
下
，
暢
快
無
比
。
那
天
，

我
和
同
去
的
幾
位
作
家
都
喝
醉
了
，
在
金
門

的
草
田
上
睡
了
一
會
才
返
回
住
所
。

喝
﹁
醴
泉
﹂，
酒
到
杯
乾
，
似
乎
感
覺
有

點
霍
去
病
的
豪
情
，
而
且
一
樣
有
霍
去
病
和

士
兵
共
飲
的
痛
快
，
但
還
是
有
點
醉
意
，
連

晚
上
約
定
去
看
的
沙
洲
夜
市
也
只
好
爽
約

了
。十

多
年
前
往
內
地
參
訪
，
總
是
喝
高
度
白

酒
。
如
今
有
點
不
同
了
，
除
了
有
白
酒
杯

外
，
還
多
了
一
個
高
腳
的
葡
萄
酒
杯
。
這
是

設
想
周
到
的
體
貼
，
讓
不
能
喝
白
酒
的
人
也

能
舉
杯
共
歡
。
所
以
那
天
我
也
喝
到
了
驚
為

天
人
的
莫
高
乾
紅
赤
霞
珠
，
是2000

年
份

的
，
真
是
讓
人
懷
念
啊
！

不到酒泉也話酒
興　國

隨想
國

對
日
本
當
代
流
行
大
眾
文
學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
不
難

發
現
不
少
受
歡
迎
的
年
輕
作
家
，
文
風
都
具
備
戲
謔
饒

舌
的
傾
向
。
早
陣
子
看
伊

幸
太
郎
的
讀
書
告
白
︵
收

在
︽
作
家
的
讀
書
道
︾，
本
之
雜
誌
出
版
，05

︶
提
及

他
很
喜
歡
一
位
作
家
佐
藤
哲
也
，
尤
其
是
獲
得
一
九
九

三
年
日
本
幻
想
小
說
大
獎
的
出
道
作
︽IR

A
H

A
I

︾—
—

這
是

一
個
架
空
虛
擬
國
家
的
歷
史
紀
錄
風
式
戀
愛
冒
險
故
事
，
伊

直
言
甚
至
希
望
可
以
收
錄
在
日
本
高
中
的
教
科
書
內
！
雖

說
是
幻
想
小
說
的
類
型
，
但
卻
非
那
些
魔
法
或
飛
劍
亂
擲
的

作
品
，
伊

承
認
當
年
因
此
而
大
開
眼
界
。

想
不
到
後
來
在
︽
不
看
的
話
可
以
寫
小
說
嗎
？—

—

為
成

為
作
家
而
設
的
必
讀
指
南
︾︵M

edia
Factory

Inc.

出
版
，10

︶

中
，
豐
崎
由
美
在
分
析
森
見
登
美
彥
的
小
說
承
傳
脈
絡
時
，

竟
然
又
再
提
及
佐
藤
哲
也
的
名
字
。

豐
崎
指
出
森
見
最
令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是
其
的
詭
辯
機
巧

文
風
，
其
實
同
代
前
輩
的
先
行
者
正
是
佐
藤
哲
也
。
在
他
的

︽
小
河
蟹M

A
K

E
R

U

與
意
志
力
︾，
作
為
透
過
蟹
卵
成
為
人
的

主
角
︵
小
河
蟹M

A
K

E
R

U

︶，
正
好
以
如
幪
面
超
人
式
的
毅

力
，
以
堅
牢
強
固
的
意
志
力
去
完
成
種
種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當
中
對
納
粹
德
國
、
社
會
的
、
市
場
原
理
的
乃
至
小
說
自
身

存
在
均
加
以
戲
謔
嘲
諷
，
成
為
一
本
出
色
的
爆
笑
喜
劇
小
說

傑
作
。

森
見
對
詭
辯
戲
謔
的
伎
倆
，
當
然
運
用
至
得
心
應
手
的
地
步
。
在
出

道
作
的
︽
太
陽
之
塔
︾
中
，
他
劈
頭
便
以
﹁
從
某
些
點
來
看
，
他
們
根

本
全
都
錯
了
。
要
說
是
為
什
麼
，
那
當
然
是
因
為
我
不
會
有
錯
﹂
來
起

筆
，
充
分
流
露
出
透
過
矛
盾
而
產
生
張
力
的
嫻
熟
構
思
，
初
生
之
犢
銳

氣
立
見
。
︽
太
陽
之
塔
︾
本
來
就
是
無
聊
透
頂
的
宅
男
小
說
，
主
人
翁

是
京
都
大
學
休
學
年
的
五
年
級
生
，
他
過
去
曾
有
女
友
，
但
數
月
後
便

分
手
。
自
此
之
後
，
他
便
一
直
跟
蹤
她
的
舉
動
，
美
其
名
為
進
行
﹁
水

尾
小
姐
研
究
﹂，
從
而
把
自
己
作
為
跟
蹤
狂
的
犯
罪
行
徑
堂
而
皇
之
掩
飾

過
去
。
作
為
喜
劇
小
說
，
森
見
的
而
且
確
可
以
透
過
反
覆
、
誇
張
及
詰

問
等
不
同
技
巧
，
令
本
來
無
一
物
的
失
戀
囈
語
幻
化
出
一
股
秀
逸
之
風

來
。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莫
過
於
﹁
我
﹂
和
愛
車
﹁
真
奈
美
號
﹂
的
關
係
，

把
與
一
台
破
爛
不
堪
的
腳
踏
車
寫
成
為
生
死
與
共
患
難
不
棄
的
戰
友
／

愛
侶
，
後
來
在
名
作
︽
四
疊
半
神
話
大
系
︾
更
進
一
步
發
揚
光
大
。
更

為
甚
者
，
可
舉
岡
野
宏
文
指
出
的
﹁
蟑
螂
屋
﹂
一
節
作
證—

—

原
來

﹁
我
﹂
故
意
擺
放
紙
箱
於
流
理
台
下
方
，
然
後
於
此
蓄
起
一
隻
隻
的
蟑

螂
，
最
後
再
用
來
放
置
於
情
敵
的
家
中
作
報
復
之
用
！
那
當
然
正
是
宅

至
極
點
的
爆
笑
構
思
。

很
多
人
都
會
把
京
大
雙
雄
萬
城
目
學
及
森
目
登
美
彥
並
舉
，
豐
崎
直

指
前
者
的
小
說
多
以
情
境
及
角
色
帶
動
，
文
風
上
卻
較
為
中
性
，
沒
有

強
烈
的
特
徵
顯
現
。
森
見
的
文
風
卻
令
人
看
得
出
較
受
日
本
近
代
文
學

的
傳
統
影
響
，
從
而
建
構
出
大
量
的
文
本
遊
戲
。
對
我
來
說
，
這
正
好
是

不
同
的
大
眾
文
學
趣
味
所
在
，
恰
好
可
成
為
我
們
閱
讀
上
的
美
點
雙
輝
。

為森見登美彥尋根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漢字與拼音文字不同，不僅僅是識別符號，而
是在象形基礎上的表意文字，很容易讓人望文生
義。由漢字組成的人名更是這樣，除說出來上
口、聽起來悅耳外，還寄託 取名者的希望，給
人以美好的聯想。外國人取中文名，自然也要滿
足這幾個要求。

出生於英國的史學家喬納森．斯賓塞，由於仰
慕司馬遷，取了個中文名叫史景遷。如果不了解
底細，你沒準會把他看成中國人。再如，荷蘭作
家高羅佩、美國作家賽珍珠，中國味就更濃了。
即便時下，你如果初次看到費正清這個名字，大
約不會想到他是哈佛大學教授，看到范龍佩這個
名字，很難想到他會是比利時首相，看到夏侯雅
伯這個名字，也不會想到他是北約前秘書長。

近些年來，到中國求發展的外國人多了起來，
他們一般會取一個自己喜歡的中國名，有些老外
在中國不僅混得臉熟，名頭叫得還挺響，如加拿
大人大山，央視主持人愛華，被稱為「中國通」
的安凱彬、畢白麗，還有活躍在中國文娛舞台上
的的郝歌、容小婷、李霽霞等等。

即便是由外文翻譯過來的中文名，也要體現不
同文化特色的兼容性，讓國人看了，既像外國
人，又有中國味。若你仔細考究起來便會發現，
有不少外國人名譯為中文後，儘管還留有些許洋
氣，但不可避免地帶有漢化的痕跡。二十世紀上

半葉，許多來華的外國友人都有中文名。如新西
蘭 人 艾 黎 （ Alley Rewi）、 加 拿 大 人 白 求 恩

（Norman Bethune）、印度人柯棣華（Kwarkanath
S. Kotnis）、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英國人丁樂梅（Edwin.
J. Dingle）等，無不帶有中國味。李約瑟這個名
字，打眼一看便知是中西合璧的典型。以78歲高
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Albert Schweitzer，譯為史
懷哲當然也不錯，但考慮到他既是德國的哲學
家、神學家、醫生，又是一位澤被非洲的人道主
義大師，譯為施韋澤似乎更切合他的人文風範。

譯名要有不同文化特色
在我國大陸，外國人名的翻譯主要是以《英語

姓名譯名手冊》為通例，遵循「音譯為主、名從
主人、約定俗成」三原則。外國首腦政要的譯
名，一般是由《參考消息》譯名室完成，不可隨
便翻譯或更改。之所以會出現不同譯名，一是兩
岸三地及其他華語地區各有自己的譯法，二是媒
體來源不同先後出現了不同譯法，三是在一些舊
文獻中仍保留 原始譯名。在王國維譯著中，您
如果遇上了白衣龍，很可能不知「先生為何許人
也」，憑直覺還會把他看成神話人物，因為他老人
家如今被通譯為拜倫。同樣的情況還有：盧騷即
盧梭，汗德即康德，柏庚即培根，海額爾即黑格

爾，基開祿即西塞羅，毛差德即莫扎特，
雅里大德勒即亞里士多德⋯⋯這些都屬於
舊譯，現今不再使用。

在東南亞華語地區，同一個外國人會有
多 種 不 同 的 譯 名 。 美 國 前 總 統
RonaldWilsonReagan，我國內地譯作里
根，香港譯作列根，台灣譯作雷根，新加
坡則譯為李根，後者聽起來更像中國人。
從兩岸三地為外國人譯名的習慣看，台港
澳地區一般會從百家姓中選擇相應的姓
氏，實在對不上號，也會選擇一個表意相對妥帖
的漢字；大陸則盡可能把外國人同中國人區別開
來，給人的第一感覺就要像外國人。美國國務卿
Hillary Clinton，大陸譯為「希拉里」，台灣與香港
則分別譯作「希拉蕊」、「希拉莉」，一看就知道
是女人。在香港報紙上，當你看到「戴卓爾」這
個名字時，很難把她與「撒切爾」劃等號，因為
讀音相距甚遠。同是這位女首相，在台灣則被譯
為「佘契爾」。比較起來，港台地區的譯名更像中
國人，大陸譯為「撒切爾」，字面上看有甩刀子的
意思，很有一些「鐵娘子」的味道。

有些譯名，即使譯者無意，觀者也能讀出其中
的情感色彩，如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
葉》，男女主角的名字，聽起來就像梁山伯與祝英
台一樣，很自然地會感覺到這是多麼浪漫的一對

兒。而希特勒、墨索里尼這樣的外國人名，中國
的老百姓一聽就像壞人。媒體在進行報道中，有
時也會借用外國人譯名做文章。1948年美國駐華
特使馬歇爾奉命回國，被派到南京接替其職務的
是華萊士。當時某大報運用「回文」手法，以

「馬歇爾歇馬華萊士來華」為標題進行了報道，正
讀反讀皆通，至今仍為報界稱道。

在華的外國人取個中文名，以便更親切地跟中
國人打交道，這已經不是新鮮事。就像當年有些
中國人喜歡起外文名那樣，現今已有越來越多的
外國人喜歡取中文名，特別是那些來中國搞交
流、求發展的外國人，起中文名已經成了慣例，
而且名字更加講究。這件事本身也許說明不了太
多的問題，國人也沒必要因此沾沾自喜，但在這
個現象背後，卻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以及中國文化的滲透力和包容性越來越強了。

外國人名中國味

■看到范龍佩這個名字，很難想到他會是比利時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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